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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龙马文化精神内涵探析＊

□陈雪军

［摘　要］　龙马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特质，这种精神特质既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不

断积淀的产物，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断建构和发展的结晶。由于马与龙精神特质的相似性，古

代先民将马提升到龙的图腾崇拜高度，从而促成了文学中龙马形象的合一。以先秦文学经典《诗

经》为载体，通过对西周尊马传统，以及《诗经》马类兴象的表现手法和审美意蕴进行分析，探讨古代

龙马文化、马政文化的内涵以及中国马文化建构方式，认为“马”在中国古代人与动物关系中具有极

其崇高的地位，对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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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从古至今，龙的形象在中国被广泛运用于各种领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１］（Ｐ８）由于马与龙精神特

质的相似性，古代先民将马提升到龙的图腾崇拜高度，从而促成了文学中龙马形象的合一。学界针对龙马文

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文学中寻找马兴象与龙马文化精神形成的关联性。王伟认为：

“楚辞中关于龙和马的描写甚多，而据《周礼》‘马八尺以上为龙’等文献所载，是龙也即马。而楚辞除多次写

到龙与马以外，其中又比较多地写到玉虬、白螭等，玉虬、白螭也即事实上之白马。而据《礼记》‘殷人白马黑

首’及甲骨卜辞‘白马’频出等传世与出土文献所载，殷人对于马特别是白马尤其重视。”［２］（Ｐ４７）王精明则将马

雄健威武的姿态、昂扬奔放的生命力与秦人英勇尚武的精神品质、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相连，揭示出秦人的

尚马传统。［３］（Ｐ７８２）二是从民族文化的维度对龙马精神的追根溯源，强调其与中华民族尚马传统的关系。徐佩

瑛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爱马的民族，古代还常将马和龙混为一谈。马的形象在龙形的构筑中占有突出的

位置。中华民族的尚马传统源自远古时代农业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交流、渗透和互补，是远古华夏民族向

游牧民族学习到的重要内容之一。”［４］（Ｐ４５）三是从文献学角度对龙马精神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马瑞江从

马社、祭马祖的考辨中，梳理出民族精神经由对马的崇拜，到龙马的尊崇，再到龙马精神形成的发展轨

迹。［５］（Ｐ２１）吉成名则从现有文献资料考辨出古人把龙马理解为身长为八尺以上的马，总结出古人对马的精神

风貌的理解，提出“龙马精神”最早出典于唐代。［６］（Ｐ８２）由此可见，学界对龙马精神的研究，十分注重对其发展

历程的研究。而龙马精神内涵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动态过程，在其形成之前，古人有关龙马的诸种想

象和理解，不仅是龙马文化观念的具体表征，还会丰富龙马文化精神的内涵。

先秦时期，马文化内涵在文学中得以建构。马在周代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频繁地出现在《诗

经》中。其中，《诗经》专写“马”的诗２９首；在诗中出现过“马”的诗５０首；以马为部首的字出现了５６个；［７］

《诗经》中的马有很多其他称谓，马的这些异名在《诗经》中出现１２７次，连同“马”字在《诗经》中共出现１７７
次。［８］（Ｐ１８８）据笔者统计，在《诗经》的３０５首诗中，有５１首涉及马者。从《诗经》风、雅、颂进行分类，其中在《风》

中有１９篇，在《雅》中有２７篇，在《颂》中有５篇。而且由《诗经》所见的军事、田猎、迎亲嫁娶、祭祀等各种事

务中基本由马拉车，这说明马是《诗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这一意象，不仅反映周代的马政、祭祀、婚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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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社会习俗，还为中国古典文学中马文化内涵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因此，对先秦文学经典《诗经》中马类兴象

的研究，成为探究中国马文化内涵、人马关系的重要方式。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西周的尊马传统、《诗经》

马类兴象的表现手法和审美意蕴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古代龙马文化、马政文化的内涵，并由此确立“马”在中

国古代人与动物关系中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二、西周尊马与古代龙马文化
先秦时逢乱世，诸侯分封天下，马为国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先秦以马为贵。马或被作为进献的礼品或作

为赠别礼物，如《大雅·韩奕》中描述了周天子赏赐马车及马饰、马具给功臣韩侯，而显父在韩侯临行时，以车

马作为赠送礼物：“其赠维何？乘马路车”；①或被作为会盟的交通工具，如《小雅·裳裳者华》：“裳裳者华，或

黄或白。我觏之子，乘其四骆。乘其四骆，六辔沃若”（第１０３０页）。以诸侯所乘车马之状彰显出诸侯来朝会

盟时的盛况。② 也正是因为西周尊马、崇马，形成了尊马、崇马的礼仪风俗和祭马传统。《周礼·夏官》中有

言：“春祭马祖，执驹；夏祭先牧，颁马攻特；秋祭马社，臧仆；冬祭马步，献马，讲驿夫（第１０１２－１０１３页）。”这

里记载了西周春夏秋冬都有不同内容的祭马仪式。由此可见，西周奉马为神，并有严格的祭祀马神制度。关

于祭祀马神的内容在《诗经·小雅·吉日》中就有记载：“吉日维戊，既伯既祷。”《毛传》曰：“伯，马祖也。重物

慎微，将用马力，必先为之祷其祖（第９１９页）。”这说明周天子行猎前要择吉日祭祀马祖，以保佑马力勃发，希

望活动能够顺利进行。而《商颂·玄鸟》是一首宋国君王祭祀并歌颂祖先的诗歌，“龙旂千乘，大禧是承”（第

１３４４页）就是通过写其车马之盛表现祭祀的隆重。《鲁颂·駉》也被称为一首祭马祖的乐歌。［９］（Ｐ２５６）

同时，在祭祀这种重大场合中所用之马的种类十分讲究，往往要求用纯色马，这在《诗经》有云：“比物四

骊”（第１４０－１４３页）（《小雅·六月》）、“四骊济济，垂辔沵沵”（第７５０页）（《齐风·载驱》），这里的“骊”是指

纯黑色的马。因此，《诗经》中有关马神崇拜、尊马的描写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华民族龙马精神的一种积淀。因

为对马的崇拜进而产生对龙马的尊崇，再而发展为龙马精神。

中国古代对于马的图腾崇拜与龙的崇拜密切相关。《周礼·夏官》云：“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

六尺以上为马也”（第１０１８页）。可见古人把身高八尺以上的骏马称为龙。王充《论衡》云：“龙之象，马首蛇

尾。”③这都充分地反映出自古以来马与龙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先民之所以将马提升到龙的图腾崇拜高度，

主要是因为马与龙的精神特质具有相似性。在《易经》里，可以找到马与龙具有深层的共通性。有研究者在

对马龙原型与上古文学意象的考辨中提出，因龙与马都具有善于奔行的特点，只不过龙飞行于天，马奔驰于

地，所以分别以龙马取象：“行天者莫如龙，行地者莫若马”。［１０］（Ｐ１０５－１１０）《吕氏春秋·本味》也有云：“马之美者，

青龙之匹，遗风之乘。”④古人自古有“马为地精”的观念。在《淮南子·天文训》中，马有“天马”“阳物”之称，

《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马援铸造铜马献给朝廷，在他的奏书中说道：“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

甲兵之本，国之大用。”⑤《汉书·礼乐志》：“天马徕，龙之媒。”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言天马者乃神龙之类，今

天马已来，此龙必至之效也。”⑥因此，从西汉刘彻到唐朝李白，天马歌不绝如缕。

关于龙的起源，有诸多的说法，形成共识的观点有：龙为虚构的动物形象，其形象构成是多元的；在龙的

构成元素上，在汉代，有马为龙首之说，此说逐渐形成共识。此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龙作为想象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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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人类最为可贵的自由精神，马作为实用的人的工具，最重要的品质则是艰苦卓绝。将龙首定位为马首，

岂不是认定龙的精神应是自由与坚贞的统一？《周易》中乾卦取象为龙，此卦主要描述与歌颂龙的精神，此卦

的《象传》云：“天行健，自强不息”。这话中就寓有自由与坚贞统一的精神。赵逵夫先生解释《离骚》中龙与马

意象之关系时，也明确提出了龙马精神之论，并指出：“《离骚》中的神骏，其作用正是为了沟通现实世界与超

现实世界。”［１１］（Ｐ１８－３２）以上种种论说均可说明马与龙在精神特质上的相融相通之处。正是因为马与龙之间的

这种精神特质上的相似性，促成了文学中龙马形象的合一。

三、马类兴象与马政的崇礼文化意味
《诗经》中对于马匹毛色的细致区分和名目的繁多称谓反映出周朝完备而健全的马政制度。马政一词出

自《礼记·月令》：“游化别群，则萦腾驹，班马政二又”“是月也（指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戒，班

马政”，注曰：“马政，谓养马之政教也”（第１２０３页）。《周礼·夏官》中记载，当时设有校人、趣马、巫马等与养

马有关的官职，还有驾车职位；《周礼·春官》还非常详细地记载：“校人”掌管有关王马的事务，“趣马”协助
“校人”正确喂养良马，“巫马”负责治疗病马，“牧师掌牧地”“庚人”负责王马政教事宜，“圉师”教“圉人”养马，

“圉人”饲养马和牧马，这里有关马的职务分工细致（第１０１２－１０３０页）。由此可以看出，周朝已有了较为完

备的马政制度。而《诗经》中所体现的周朝马政制度主要反映在周人养马、车驾用马的讲究上。

首先，周代贵族很讲究养马，他们以毛色来区别马，并且区分得十分细致。这些对于马匹的名目和不同

称谓，在《诗经》中都有反映。据统计，《诗经》中关于马匹的名目大约有三十种。在《诗经》的《鲁颂·駉》篇

中，全篇都在写马，对各色马匹也进行了十分详细的描述：

“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骊有黄，以车彭彭。……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

者，有骓有駓，有骍有骐，以车伾伾。……薄言駉者，有驒有骆，有駵有雒，以车绎绎。……薄言駉者，有駰有

騢，有驔有鱼，以车祛祛。……”（第１３１３－１３１５页）

周人主要是从毛色来对马进行区分的，其中以杂色马居多，如骐、騵、駰、雒、馵、皇、駠、駽、驈等；纯色马

较为少用，如骊、黄等。杂色马一般用在狩猎、军事、杂役等场合，如“文茵畅毂，驾我骐馵”（第７８６页）（《秦风
·小戎》），“之子于归，皇驳其马”（第８４６页）（《豳风·东山》），“驷騵彭彭”（第１０９６页）（《大雅·大明》）。诗

句中提及的“骐”指青黑色相杂，有花纹的马，“馵”指左足白色的马，“駠”指红色黑鬣的马，“騧”指黑嘴的黄

马，“皇”指黄白色的马，“騵”指赤毛白腹色的马。如果从马的大小来看，又可分为驹、騋。驹为“少壮之马”，

见于《周南·汉广》《小雅·皇皇者华》等，騋为“七尺之马”，见于《墉风·定之方中》等。以上对马毛色的细致

区分，可以看出周人对马的喜爱之情及熟悉程度。

其次，在周朝，从天子到公侯、士大夫各级身份，从出征到田猎、出行各种用途，马匹的使用都有一整套系

统而细致的制度。《诗经》中就载录了西周时代这种严格细致的车马礼仪制度：不同马匹的使用反映出不同

的社会地位和排场。在周朝，不同身份的人使用的车马匹数有比较严格的规定。中国古代一般以四马驾的

车为贵，尤其以牡（公马）为尊。因为古代所养的马牝多牡少，驾车所用马匹若全是牝马则显示其地位卑贱，

贵族的驾车之马一般是牝牡相间，如果所乘驾车的四匹马都是“牡”，就显得地位特别尊贵。《诗经》中的《小

雅·四牡》《节南山》《大雅·桑柔》《烝民》《韩奕》这五首诗中都以“四牡”起兴。《小雅·六月》里“四牡骙骙，

载是常服”，“比物四骊，闲之维则”，“四牡修广，其大有颙”（第７４０－７４３页）。“四牡”是指四匹雄马驾车，“四

骊”指四匹纯黑色的大马，纯色整齐，显出规矩与秩序，写出了战马的强壮有力与军容的盛大有序。《秦风·

小戎》里也写道：“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騧骊是骖”（第７８７页），这里对每匹马的毛色、品种和驾车

位置都做了详细的说明：以青骊马和赤红马为两服，黄身黑唇马和骊马为两骖。“两服”指一车四马中中间的

那两匹，“两骖”指一车四马中旁边那两匹马。除了用马匹数规定社会等级外，作为显示身份、出门乘坐的马

车也很讲究。《小雅·采菽》：“载骖载駟，君子所届（第１０５１页）。”一辆车用四匹马来驾驭称驷，用三匹马来

驾驭称骖。天子行大礼所乘的车子称大辂，行军礼所乘的车子称戎辂，一般诸侯不能享用。辂车是供王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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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大夫、将帅代步的。诸侯朝见祭祀，常常随有“贰车”，即副车，“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第１２０３
页）。”

除此之外，《诗经》中对于马具的使用、马的不同姿态、马的精美配饰的描绘也十分细致。例如，朱幩指马

嚼两旁用红绸缠绕的装饰；镳指马口子中所衔的勒具；辔指马缰绳；钩膺指套在马颈上的带饰；钖指马额上的

金属装饰物，等等。马的配饰十分精美，马具的配置也十分完备。因此，《诗经》中对有关马的称谓、马具配

置、马姿态、马用途的描述真实地反映出周代的马政制度和社会生活风貌。

马在周代成为一种政治地位的显示，这充分显示周礼的完备。这种制度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中国政治文

化的一道特色。秦皇陵出土的车马俑、东汉出土的马踏飞燕，其重要的文化意义不只是艺术上的，还在政治

上。中国独特的马文化实际上是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礼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由马体现出来的礼文化，如

此丰富、如此生动又集中地记载在《诗经》中，充分说明《诗经》的本质为崇礼。《论语·八佾》载，孔子与子夏

论诗，当子夏从孔子说的“绘事后素”敏感地领悟到“礼后乎”时，孔子高兴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言诗已矣”

（第５３６７页）。而所谓“礼后”其含义就是礼为基础，或者说礼为根本。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力求教化，这种教

化实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它并不求直接达成，而借助于礼这一手段，由此礼既有形式感，又有道德味，

既富有审美性，又兼具伦理内涵。马政就是其中表现之一。当马政体现在诗中，其诗就兼具了多重意义，它

既是政治———礼教的，又是艺术———审美的。

四、人马“比德”的审美内涵
《诗经》由马比附，以马喻人，马之人格化，从而丰富“比德”之审美内涵。马在中国文学中经历了从自然

物象到具有某种特定功用的形象，再到成为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审美对象这样的一个过程。《诗经》中马类

意象十分丰富，出现了“白驹”“骐骥”这类具有特殊审美意义的意象，在文学上，开了以马喻人的先河。

首先，以马喻君子。孔子就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第２２５页）。”这里的“骥”，是指千里马，“力”是指

使马行千里的“力”“德”则指内在的品质和美德。可见孔子是将马与德才兼备的“君子”并举的。《小雅·白

驹》：

“皎皎白驹，贲然来思。尔公尔侯，逸豫无期？慎尔优游，勉尔遁思。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第７８７－７８８页）。”

诗中言及骑白驹的主人具有为公为侯的才能，并称其为“贤人”，称赞“其人如玉”。《周颂·有客》更是采

用了“白马”和系马留客的意象：“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

絷，以絷其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第１５７４－１５７５页）。”表达出留客的浓浓情意，其

感怀与《小雅·白驹》如出一辙。因此，《小雅·白驹》《周颂·有客》两首诗中的白马“开始脱离马匹的实用

性，逐渐成为一种审美形态，逐渐被人格化，抽象升华为具有高洁品格的君子的象征，由此开创了以马喻君子

贤人的文学传统”。［１２］（Ｐ３２）白马意象多与英俊潇洒、温雅如玉的君子相联系；后来又在游侠与边塞诗中得到进

一步发展，与任侠远游、从军戍边相结合，成为豪侠少年的代称。自此，良马贤才的比喻也被保留了下来。比

如，“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①这里写出了

少年游侠在白马衬托之下英姿勃发，威风八面的样子。再有，“公孙瓒每闻边警，辄厉色作气，如赴仇。尝乘

白马，又白马数十匹，选骑射之士，号为‘白马义从’以为左右翼，胡甚畏之，相告曰：当避白马长史。”②这里是

通过对白马的形态的描写来烘托渲染勇士的雄风，二者相互映衬。在魏晋乃至唐宋的作品中，马成了“自由、

奔腾、劲健和蓬勃的生命力的象征”，［１３］（Ｐ１９９）白马意象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

另一方面，《小雅·白驹》还蕴含有“士不隐”的文学意味。诗中赞美了白驹主人品德美好如玉，但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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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曹植：《白马篇》，（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二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２８９页。
王粲：《英雄记》，（宋）李昉：卷八百九十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３９８２页。



有才能的贤人却隐遁于山林，诗人既十分不舍，又叮嘱白驹主人“慎尔优游，勉尔遁思”。朱熹《诗集传》说：

“为此诗者，以贤者之去而不可留。”另有《小雅·节南山》：“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第

９４６页）。”诗中描写了一位有志之士驾着四匹骏马，却因四方祸乱而无法尽情驰骋，隐藏着壮志难酬的悲哀。

《诗经》中的这一意象内涵与后来由“骐骥”意象而来的“千里马”相似，在这个意象中不仅寄寓诗人建功立业

的豪情，还寄托着诗人壮志难酬的愤懑，由此为以“千里马”喻“士不遇”的文学传统奠定基础。

其次，以马的美好、雄壮之姿喻人之英雄气概和积极向上的精神。《诗经》中形容马的姿态和神情的词语

相当多，如“四牡修广（第９０８页）”（《小雅·六月》）、“四牡骙骙”（第１１２７页）（《大雅·烝民》）、“四牡奕奕（第

１２３０页）”（《大雅·韩奕》）等。修广，又高又大的样子。骙骙，强壮的样子。奕奕，从容悠闲的样子。马的姿

态无论雄健强壮，还是走路时的神采奕奕，在《诗经》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对马的这些美好姿态的描写正

反映出人的精神面貌。例如《大雅·大明》末章：“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第１０９４页）”“煌煌”是指光

彩灿烂的样子，“彭彭”是指十分强壮的样子。这里写出了周代的战马强壮有力，战车高大，诗歌以车马之态

比喻周武王陈兵牧野时的英雄气概，张扬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小雅·六月》主要是赞美尹吉甫北伐获得

胜利的诗篇。诗歌开篇就写：“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然

后又写道：比物四骊，闲之维则。”意思是说，因玁狁来范，宣王紧急备战。再又写道：“四牡修广，其大有颙。

薄伐玁狁，以奏肤公。”就是说，他挑选了雄壮、毛色齐、训练成熟的战马去出征抗敌。最后又写道：“四牡既

佶，既佶且闲。薄伐玁狁，至于大原（第９０７－９１０页）。”由此可见，整个战争的过程围绕着对马的描写来进

行。诗歌中用马的高大健壮来烘托和渲染出征军队的威武和实力，也烘托了统帅尹吉甫奔赴国难勇往直前

的凛然气势和英雄气概。

中国古代美学注重人物鉴识，这种鉴识重在人的道德、情操。《论语》中就载有孔子对诸多人物的评价，

《庄子》也是一样。在先秦，自然物由神灵化向道德化逐渐转变，人们在对自然物进行审美观照时，形成一种

以自然物比拟人格道德的“比德”思想，后发展到汉魏，则喜欢用自然山水比喻人物，人物鉴识发展为具有审

美意味的人物品藻，《世说新语》有大量的这方面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借自然山水品藻人物，在古代大体

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随机式的、不稳定的，另一种则是稳定的，相对程式化的。比如用梅兰竹菊来象征君

子。用马来喻人属于后一类。梅兰竹菊用以喻人，侧重于人的道德品质，而且性质已经稳定为高洁不同凡俗

的品质。马之喻人，侧重于人的才能，才能贵在用世，所以，就有诸多不同情况。以马喻人始于先秦，《易经》

中有“良马逐得艰（坚）贞”之语，然大量出现是在《诗经》中，这不能不引起重视。也许爱马是世界诸多民族共

同的文化现象，但其他的民族更多地将马作为工具来看，而中华民族则以马来喻人，这恰恰是中华民族马文

化的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民族对人才的重视。

五、真堪托死生：人马关系的定位
马最早作为原始先民捕猎的对象出现，后来逐渐地成为人类驯养的家畜之一。夏代，人们开始用马来拉

车；到了商代，马车成了作战、狩猎和运输的重要工具。

马从“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的工具性和功用性向人格化、哲学化转变则始于周代。更为重要的是，它在

先秦文学中被赋予了深刻的寓意，与个体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达人马合一之境，从而建构了中国马文化的

丰富内涵，积淀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第一，马之人化。《诗经》中表面写马，实则写情，以“瘠马”意象寄寓作者之忧天下情怀。《小雅·四牡》：

“四牡騑騑，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四牡騑騑，啴啴骆马。岂不怀归？王事靡盬，不遑

启处（第８６７页）。”诗中“騑騑”指因疲劳而无法前行的样子；“啴啴”指喘息的样子。诗人描写了马的各种形

态，暗喻着诗人心中的悲伤与惆怅。《周南·卷耳》：“陟彼崔嵬，我马虺隤……陟彼高冈，我马玄黄……陟彼

砠矣，我马瘏矣（第５８３－５８４页）。”诗中的“虺隤”“玄黄”“瘏矣”等词被用来形容马的病态、倦态，这间接地表

达出旅途的艰难。《小雅·皇皇者华》详写奔波在路上的各色马匹，这些马既有雄壮的良驹，又有青黑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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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骐）、黑鬃白马（骆）和黑白花马（骃），并反复描述咏叹“载驰载驱，周爰咨诹”，以使臣驱驾马的奔驰状态暗喻

使臣怀思和出征的艰辛。还有《小雅·杕杜》：“檀车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远”（第８９０页）。这里的“痯痯”

是指马疲惫的样子。《诗经》中这些对马的疲惫、倦态、病态等神态的生动描绘确立了惫马、瘦马、病马的意

象，丰富了文学传统中马类意象的内涵。之后的许多文学家对这一意象作了继承和发展，如瘦马、病马成为

寄寓作者对国家前途、社会现状以及人生际遇的思考的重要意象，如杜甫《瘦马行》《病马》、刘长卿《疲马》、韩

愈《入关咏马》等。尤其是李贺《马诗》中的疲马和病马成为诗人自身遭遇的一种充分的体现，如“向前敲瘦

骨，犹自带铜声”，疲惫和病痛之中带有几分孤傲的马的形象。

第二，人马合一。《周南·汉广》有云：“之子于归，言秣其驹”（第５９３页），传五尺以上曰驹，其中的“秣

驹”是一种迎亲的礼仪。诗歌正是通过描绘迎亲的美好幻境来寄托着痴情的青年樵夫对汉之游女的恋情。

再如《周南·卷耳》和《秦风·小戎》两首诗都对车马倾情描摹，用以寄托妻子对丈夫的怀念。《周南·卷耳》

的“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第５８３－５８４页），虽表面写的是马的艰辛，实则反映出征人出征的艰辛，寄托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秦风
·小戎》的“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騧骊是骖”（第７８７页），这里用尊贵的车驾来象征君子，寄托妻

子对丈夫的仰慕之心和思念之情。这些诗句中，个体丰富的生命体验与马之容貌、马之姿态融为一体，达“人

马合一”之境。

第三，以马起情，兴托付之意。《鲁颂·有駜》云：“有駜有駜，駜彼乘黄……有駜有駜，駜彼乘牡……有駜

有駜，駜彼乘駽……”诗开篇三章用比兴的手法，毛传：“駜，马肥强儿。马肥强则能升高进远，臣强力则能安

国。”此以“马肥强则能升高进远”述说人堪以托付，比喻“臣强力则能安国”而君王有所托付。孔颖达笺云：

“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禄食，禄食足而臣莫不尽其忠（第１６３８页）。”只是把“臣莫不尽其忠”归结为君王
“必先致其禄食”，但其真正的意义，是以人（战士）对马的依托，说出了君王对臣下的托付。如《房兵曹胡马》：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①

在这里，马不仅仅是作战、狩猎和运输的重要工具，它已成了寄托主体情感的兴象，马成为寄托个体生命

体验的重要对象。于个体而言，它蕴含着主体升高进远的愿望，于国家而言，它是彰显其安定强盛的可依托

对象。

总之，“马”对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作为文学意象，它开启中华民族诗歌象意统一、情理

统一、教化与审美统一的美学传统。作为文化象征，它是民族精神的形象显现，它最为具体、最为生动地反映

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文化传统。因此，它在中国古代人与动物关系中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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